·  办公室的故事》 第十六集：
风云突变  
（健身房内，潘媛在走步机上走步，小宁来套近乎。）

潘媛：哎，李小宁，发现没有，好像这出国一回来，贾书记跟杨经理过不去了。

小宁：我看早晚得干起来。

潘媛：哎，据说经理写的考察报告不合格。

小宁：哪儿那么简单啊。在国外的时候，给咱们谈话的那个中领馆人员不是还出走了吗，贾书记那叫真急眼啦。

潘媛：咳，你说什么呀？当时正好赶上500万人退党，我们也就随便说了说，跟我们可沾不上边儿。哎，听说了没，现在“三退”好像都快九百万了。

小宁：你知道什么呀，不说就是没有，装傻呗。说了，就是“泻露国家机密”。

潘媛：唉，经理也真够难的，要不是当时贾书记脱队，我们一起去纽约考察，什么事都没有。

小宁：坏就坏在脱队上。罗干去阿根廷访问，在阿根廷私自脱队，用现金给自己买了一座矿山留后路。贾书记也玩脱队，唉⋯⋯

潘媛：什么呀，贾书记不一样，他脱队是因为喝酒了。

小宁：真是酒喝多了？谁信哪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退党大潮势不可挡，现在政治局的都开始自谋出路了，贾书记脱队干什么去了？告诉你，现在公司上下都闹得满城风雨了。

潘媛：唉，你这么说也是。我看，现在谁也信不过。

小宁：对了，我们俩不是去趟纽约么，也是个事儿了，有人说……⋯⋯

潘媛：说，说什么？说什么呀？谁说的？

小宁：唉，这不重要，我当时就回答，你管着吗，我愿意。小潘，让别人说去吧，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。

潘媛：神经病。

（楼道内）

贾书记：哎，杨经理，你等一等。你这份出国报告啊，我基本看不懂。
杨经理：哎，贾书记。不会吧，我给您加上备注。说明一下。
贾书记：我不是指这个，想一想，为什么领馆人员跟你们谈完话就出走了呢？

经理：哎，贾书记您别这么说啊。他是看过《九评》之后，才决定退党出走的。您看！
贾书记：哎，杨经理，别推责任。我已经看到了你们思想当中的危险。党为什么要“保先”？要害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，就是对着《九评》、退党潮来的。

经理：贾书记，您别这么说呀，这没我什么事儿，我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哪。

贾书记：直说吧，对“九评”哪，我可以忍住不看，在政治上加强学习。

经理：这我们没什么可说的，随您便，您觉得怎么方便，您就怎么方便。

贾书记：你不要多想，我们在一起共事啊，也不是一两天了。我该担的责任我一定担，但是我的工作也需要大家支持嘛。

经理：这没的说，贾书记，我，您先忙着，我还有点事，啊，好吧。
（贾书记拿出一张纸。）

贾书记：思想上不要有抵触情绪，你们先交个思想汇报，提高一下认识啊。思想提不高，工作就搞不好，谣言就无中生有啦。

经理（念到）：“从党的历史看保鲜，营造和谐社会的紧迫性”。哎哟，贾书记，这题目也太大了，再说你说，我也不是组织内的人哪，我也有点靠不上边儿。我就干点儿实际工作吧。⋯⋯

贾书记：如果我贾书记说话还算数，你们就把思想汇报先交上来。其它的工作都放一放。

（贾书记转身走了。）

（办公室内，小宁拿起纸，看看。）

小宁：哎，经理，这不是明摆着贾书记要给咱下个套儿吗？
经理：你什么意思？

小宁：党的历史怎么谈哪？这一谈就露馅儿了。

潘媛：嗨，说点儿好听的，一糊弄就得了呗。要实在没的写，就说改革的成就。

小宁：那好啊，咱们就说说吧：一是房改把咱大伙的钱全都掏空咧；二是教改把家长们全都逼疯咧；三是医改要给咱老百姓提前送终咧。您说，我先写哪条啊我？

潘媛： 要不现在上访的多，有人说啊，现在不是“和谐社会”，是“喝血社会”。

经理：那不对吧？“喝血社会”？倒是有提过，小学课本，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劳动人民都是“白毛女”啊，地主、财主都是“刘文彩”。

潘媛：得了吧，“白毛女”、“刘文彩”的故事是党虚构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

小宁：所以啊，那能写吗？写出来就是笑话，将来也对不起后人哪，这个。

经理：哟，小宁行啊，现在认识挺高哎，丈母娘没找着，还后人后人的哪。

（这时曲艺走进门来。）

曲艺：聊什么呢，这么热闹？

小宁：哎，曲大主席，您来的正好，写思想汇报了，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啊。

杨经理：小宁，这事儿就看你的了啊。
小宁：行。

曲艺：现在是太平盛世，照实写呀。

小宁：那简单啦，几句话就说清楚了：资本家全入了党了，劳动人民全下岗了，地痞流氓当警察了，何蚱蜢快要上房了。

曲艺：前三句不错，第四句不懂。

小宁：嗨，说的是那个大嘴何院士，张口闭口“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？”

潘媛：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，院士？在古代什么头衔？

小宁：在古代，甭管什么头衔，这种人早被乱棒打死了。瞧着吧，秋后的蚱蜢没几天跳头了。

曲艺：这也太负面了，这哪行？再往前推推。

潘媛：哎呀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就别提了吧。

曲艺：那就说“三年自然灾害”吧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战天斗地⋯⋯

潘媛：什么呀，那是“三年大饥荒”，本来风调雨顺的，结果搞什么“大跃进”，活生生的饿死了三、四千万人哪。“九评”你肯定没看。

曲艺：别打岔，那就写英雄人物，张思德，写张思德，为了党的事业，死而后已⋯⋯

小宁：哎哟大姐，这可使不得啊。当时啊，根据地种大烟卖钱，张思德就是烧鸦片的时候出的事儿。搁现在被抓住，也该进去了吧？

曲艺：呦，我怎么都不知道啊？那就只有写“八年抗战”。

潘媛：坏就坏在咱党当时就没怎么抗。你知道吗，当时的政策是“一分抗战，两分应付，七分发展”。

小宁：主力战场都是国民党打的呀。

潘媛：就是。

曲艺：哎，你们的题目是什么来的？

小宁：“从党的历史看保鲜，论营造和谐社会的紧迫性”

曲艺：那你们都跑题儿了，您们简直是在揭党的老底儿。

小宁：咳哟，这事实就在那儿摆着呀。看了潘媛了没有，不一样了吧。看不看“九评”差一大截儿。

曲艺：看你们说的一套一套的，听说你们部门要解散了。
大家：啊？！哎哟，不会吧。
小宁：透露透露。

曲艺：你们真不知道啊？据说韩总要调到党办当副书记去了，杨经理调到总务处当副主任了。

潘媛：那我们呢？

曲艺：我不知道。要不然，你们俩都来工会吧。

（经理表情凝重。）

曲艺：哎，我随便一说，你们随便一听啊，不要乱传啊，等正式通知吧啊，我走了啊。

（曲艺出门，经理有些发愣。）

潘媛：经理啊，你怎么还瞒着我们呀？

经理：我没有啊。

小宁：经理，这就没意思了？潘媛，走，咱们去找韩总去。

经理（转身自语）：姓贾的，你跟我来这套。

（总办内，韩总正打电话。）

韩总：哎，老同学，你是体制内的人，你看这退党，现在马上快900万了，你怎么想这回事儿啊？

老同学：这个事儿啊，看来到最后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。不能忽视啊。反正自己把握好吧。
（敲门声。）

韩总：好吧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，以后再说，再见啊再见……进来。 

（小宁，潘媛进门。）

小宁：韩总，我们有事儿找您谈谈。

（干干的树枝在严冬中，被寒风吹得晃动着。）

（会议室内，韩总、经理等四人等着开会，都低头不语。）

（贾书记进门来，小宁主动给贾书记倒水。）

小宁：哎，贾书记，请喝水。

贾书记：开会吧。我希望今天大家谈透，谈一谈为什么思想汇报写不好。

韩总：对，都谈谈，不妨大家做做批评与自我批评，不要走过场，把思想上的根子挖一挖。

贾书记：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终归到底是党领导的。是不是坚持党的领导是关键问题。思想汇报是什么？就是给党的答卷。

经理：其实我们大家都挺努力的，但有些事情要不说清楚吧，这工作还真不好办。

韩总：大家都谈谈，看看工作上、思想上的问题在哪里。小宁，潘媛，你们先谈谈。

小宁：前一段时间，哈尔滨松花江污染了，当地政府隐瞒实情，拖了十多天不对外公布，造成大面积停水，还说是修水管子，这不是欺骗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吗？

潘媛：从萨斯的掩盖到松花江的污染，我觉得值得反思，怎么就没有改进呢？

小宁：以大见小，这种现象在我们公司、在我们部门是不是也存在呢？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的？

经理：我们就把话说开了。最近呢，听到一点儿小道消息，是关于我们部门的，说我们部门要调动。嗯，已经在工作上造成了一些影响，我本人没有接到公司的任何通知，希望公司领导明确一下。

（沉默。）

韩总：这个情况杨经理确实不知道。贾书记，您给说说？

贾书记：稳定和发展是硬道理，在这个基点上，个人要服从集体，地方要服从中央。一句话，要相信党，要相信组织。

经理：对，稳定和发展也包括部门的稳定和发展，大家就别传这些小道消息。你比如说前一段吧，公司不作做任何解释的就是不让大家出差去汕尾，大家也不了解情况，现在不就清楚了。公司还是为大家好嘛。

小宁：汕尾闹得挺厉害，听说都开枪了。

韩总：新闻都报了。那是严重的打、砸、抢事件，执法人员被迫维持秩序，死了三个，伤了八个，都是误伤的。那种情况下，我们当然要注意了。

经理：这新闻您也信哪。实际情况比这厉害多了。当地政府强行征地，结果老百姓不干，武警、公安、警察全出动了，三千多人。打死了三十多人，失踪了二十多人，坦克都上了。
韩总：实际情况确实很复杂，这与我们业务又没有什么关系，不要去看那些细节，没有好处。

贾书记：真有这种情况也不奇怪。我们现在国民素质不高，生存权还是大于人权的，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啊。本身我们现在就处在人权最好时期嘛。

经理：还是说我们部门吧。我说呢，如果我们部门有什么变动的话，您不可能瞒着我们呀。

贾书记：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国际形势千变万化，我们需要变就变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们要相信党，相信组织。

经理：贾书记，您这么说，我又糊涂了。我们部门到底是解散还是不解散啊？

潘媛：其实我们办公室一直挺团结的，我们不会相信谣言。

小宁：是啊是啊，哎，贾书记，我给您续上水。

贾书记：哎，不用。需要解散就解散，不要多想。目前的解散也是为着长远的发展呢。

经理：哎，要调我到总务处这事儿⋯⋯

贾书记：需要调动就调动，很正常嘛。在斗争年代，连建立家庭都要党指派，党的需要嘛。

经理（愣住）：这事儿我就想不通了。啊，这不是整个一鸡蛋，蛋黄、蛋清它是分开的，弄一块儿去，这叫个什么东西这个。

小宁（小声对潘媛）：以我的理解啊，蛋清、蛋黄混在一块儿，那叫混蛋。

韩总：李小宁，你严肃点儿。

贾书记：回国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一直在等待你们认识上来。你们的情况，我基本都了解了。你们不主动谈，那我就说吧。

（贾书记从夹子中拿出一张纸。）

贾书记：这是我几天前在李小宁桌上发现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（小宁显得心神不定。）

韩总：“著名律师高智晟给胡锦涛、温家宝的公开信”。

李小宁：不会是在我桌上吧？噢，对了，本来是准备向上汇报，后来找不着了，怎么会忘了呢？嘿！
贾书记：从你们出国的表现到现在的行为，我想问问你们，你们到底要想干什么？

潘媛：哎，贾书记，我可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从来没见过。

韩总：李小宁，这什么信呐？

贾书记：我只看了第一段我就知道写的是什么，这个高律师，公然挑战党的领导，这就是反党。这样下去还得了？

（小宁紧张了。）

潘媛：哎，贾书记，韩总，这与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

经理：这事儿我清楚。信我都看过好几遍了，我倒觉得大家都应该看看。贾书记，您就应该把信给看完喽。所有看过的，人家都觉得，高律师那是真正的男人，中国人的良心哪。

韩总：杨经理，先冷静下来，把事情说情楚。

贾书记：杨经理，你这是没有原则，不讲党的领导什么都谈不上。

经理：什么党不党的。你得讲讲人性吧，讲讲良心总是行吧？大家起码都是个人吧。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给我调到总务处去。

贾书记：是为了让你冷静冷静，做些实际工作。我们是治病救人。

经理：贾书记，你就听我一句话吧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来这一套。退党都九百万了，那才是人心呐！

韩总：杨经理，冷静点！不要讲了⋯⋯

（贾书记呼的站起身，指着经理说不出话。小宁上前拦贾书记。）

贾书记（拍桌子）：岂有此理！简直不可救药！简直就是反党！你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！
小宁：贾书记，误会了，误会了，有话慢慢说啊。哎，哎。
（贾书记愤然出门。潘媛、小宁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）

（潘媛、小宁回到办公室内）

潘媛：哎，李小宁啊，你说这高智晟到底是什么人物啊？

小宁：全国十佳律师之一，这人吧，特敢为老百姓说真话。法轮功问题知道吧，谁都不敢碰，就他敢说真话。

潘媛：到底怎么回事儿啊？

小宁：他自己做了一个调查，把实际情况写了封公开信，上交给胡温了。

潘媛：写的什么呀？
小宁：信里面谈到了法轮功受到的系统的灭绝性的迫害。这封信啊已经传到海外，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啦。

潘媛：哎哟，他还真敢说啊？

小宁：他可胆大。每天几十号人、十几辆车跟着他，没人敢动他，绝了。

潘媛：这高律师到底是什么后台啊？

经理：这可不是后台问题，国内的老百姓声援他，国际上可都盯着呢，连体制内都有人直接打电话支持他。

潘媛：啊，那他很危险吧。

小宁：我可不这么看，这么多人支持他，危险的可不是高律师啊。

潘媛（转身看看经理的座位）：唉，经理怎么还没回来呀。
小宁：我没说错吧，掐起来了吧。
（两天后）

潘媛：经理已经两天没来了，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。

小宁：不会吧。

经理在收拾桌子上的东西。

小宁：哎经理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，别上火，没到这地步。
潘媛：经理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
小宁：姓贾的对您太不公平。

经理：这也没什么嘛，啊。

潘媛：哎呀，经理啊，你就这么走了，也没个说法啊。

经理：哎，你别给我搅和啊。
（这时，曲艺进门来。）

曲艺：嗨，你们部门近来挺热闹啊。

潘媛：哎呀，曲主席，你就别提了，我们经理都要给气走了。

小宁：是啊，曲主席，您赶快给劝劝吧。

潘媛：对呀。

曲艺：奇怪啊，这贾书记下来了，怎么经理也要走了。

众人：啊？！
潘媛：贾、贾书记下来啦？

曲艺：你们消息也太不灵通了。你们不知道啊，孙总又恢复官职啦。
小宁：孙总？就是那贪污受贿的那位？

曲艺：老土，现在的内控政策变了，只要一次金额不过一定限，不算贪污受贿。查来查去，反正结果出来了，孙总又清白了。

潘媛：不会吧，他们家不是查出有二百万现金吗？

小宁：这简单，一次收两百万是个问题。分二十次收，他就不是问题了。
曲艺：其实这是表面现象，不要乱传啊，据说孙总是属于团派的。 

经理：那有意思了，那贾书记去哪了？

曲艺：收发室主任，马上要公布了。

大家：啊？

曲艺：你们一听就行了啊，别再传了。

小宁：经理你看，计划赶不上变化。你看，算了，甭走了啊。
潘媛：就是，经理，这下你就不用走了。

（办公室内又恢复正常了。经理在打电话，经理：这事儿不能这么弄，这么弄到时候挺麻烦的对不对。

（经理一抬头，孙总微笑着站在对面了。经理赶忙起身让座。）

经理：哎，孙总，来啦。（对电话）哎，先这么着啊。孙总，孙总，您好，您好。怎么样，身体还好吧。

孙总：还是党的政策好啊。公司的决定你看了吧。

经理：看了，看了，看了。您坐，您坐，您坐。

孙总：坐坐坐。

经理：哎，好。像你们这样的业务骨干部门怎么能散呢？不但不能散，还要大干。我今天呢，就是来请你帮忙的。

经理：您别客气，没问题。工作上我们再加把劲儿。

孙总：首先呢，公司要讲效益，没有经济发展，谈什么社会稳定啊？啥叫保先啊，老胡有时候也瞎扯。务实就是保先，这才是大趋势。

经理：你对我们工作上有什么要求？

孙总：放手干。只要把效益搞上去，我什么都支持你。

（办公室里忙忙碌碌。）

经理（手拿电话）：哎，老王，你等一下啊。

(然后对潘媛吩咐）：行，你把这个送到财务部去啊。
潘媛：行。

（然后对小宁说）：你今天把这个报告做完了。

（贾书记进门来。西服换成了棉猴，手拿搪瓷大茶缸。）

潘媛：贾书记早。

贾书记：哎，别叫贾书记了，叫老贾吧。

小宁：哎哟，老贾您来啦。

贾书记：嗯，有你一封信，还是国外的。

贾书记：小李子，帮我倒杯水。

小宁：啊那个，水壶在哪边，好像还有水啊。您别客气。
（贾书记呆住了。沉吟片刻，无语走出办公室。）

经理（放下电话出去办事）：哎，李小宁，贾书记刚下来，别那样，多不好。
（小宁过来了。）

经理：小宁，贾书记刚下去，别这样，多不好。

小宁：哟，没太注意，刚才我正忙着哪。

经理：下回别这样，不合适。
小宁：哎哎。

（下班了。经理还没走。贾书记又来了，显然喝了酒。）

经理：哎，老书记，来啦。这么晚怎么还没走啊。快坐，快坐。喝两盅？这是，每天从传达室过，也没抽空到您那儿看看，真不好意思。
贾书记：别客气了，我们都是老同事了，有什么思想问题，尽管来找我。

经理：谢谢您。说实话，刚听见工作调动这事儿啊，我还真有点儿为您担心呢。
贾书记：没什么，岗位变了，同样是领导工作，党的需要嘛。

经理：我还真没想到，现在这事儿啊很难看得懂。

贾书记：现在看来呀，无论形式如何变化，党的领导不会变。

经理：啊，您看的清楚，您是老领导了。

贾书记：不管谁上谁下，都是为我们党的领导服务的。

经理：是。

贾书记：个人服从集体，地方服从中央。

（经理点点头。）

经理：觉悟高，看的出来，您觉悟确实高。

贾书记：呸！搞到我老子头上来了！他姓孙的贪污犯，看他反了天。我过的桥比他走的路还多呢。咱们走着瞧吧！

（说完，贾书记站起身。）

经理：您走啊？

（另一天，总办内，韩总打电话。）

韩总：高智晟发起的维权绝食开始了？声援维权？我看这事儿闹大了。听没听说上面有什么指示啊？
（电话）：这次绝食啊，全世界都在响应，影响可太大了，上面已经乱了。
（办公室内，小宁捂着肚子走进来。）

小宁：哎，潘媛，吃了吗？
潘媛：还没呢。

小宁：哎哟，哎，经理，听说啊，高律师倡议从今天开始维权绝食。
经理：嗯。

小宁：您说，会不会有人响应。

经理：那谁知道啊，谁愿意参加谁参加呗。
（这时，曲艺拿着一盘水果进来。）

曲艺：你们都在这儿呀，今天食堂几乎都空了。李小宁，平常你可都是加三儿的，今天没见到你。
小宁：我、我昨儿吃顶了，今儿咱就省了，呵，呵，呵。
曲艺：经理你呢？

经理：我今儿肠胃过敏。
曲艺：小潘。
潘媛：哎。不用了，我今儿没胃口，不想吃。

曲艺：你们不吃也就算了，哎，今天还有一个人不吃，他可了不得，叫高智晟。你们不知道吧，别乱传啊，我走了。
小宁和经理会意地：不要乱传哦。

（本集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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